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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咏风物咏

苹果王苹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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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记流年记

我市作家曲树强我市作家曲树强
获第十一届获第十一届
冰心散文奖冰心散文奖

本报讯（通讯员 边元）日
前，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典
礼在贵州仁怀茅台镇1915广场
举行，期间公布了本届冰心散文
奖获奖名单，其中单篇散文奖
30篇、散文集奖20部，另有1部
（篇）散文理论作品获奖。烟台
作家曲树强的散文《原野上一棵
静默的树》上榜单篇散文奖。

曲树强系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其获
奖散文《原野上一棵静默的树》
以拟人化手法赋予一棵千年古
树哲人般的生命意象，通过春芽
萌动、夏夜私语、秋收欢歌、冬雪
沉寂四季轮回的细腻描摹，将自
然景观升华为生命史诗，凸显生
生不息的生命美学。

冰心散文奖系中国散文学
会根据冰心先生遗愿于2000年
创立。自创立以来，先后有铁
凝、贾平凹、蒋子龙、迟子建、肖
复兴、赵丽宏等作家获奖。多年
来，冰心散文奖持续关注基层作
者，尤其年轻作者，为推动各地
群众文学创作高质量发展起到
了重要推动作用。

最是经霜最是经霜
滋味浓滋味浓
刘志坚

天气预报有初霜，不由想起一些经
霜的滋味。

柿子是需要耐心等待的果子。小
时候嘴馋，柿子的脸庞刚挂几许腮红，
我便吵着要摘来吃。祖母没有拒绝，随
手摘下一个还泛着铁青的、硬邦邦的柿
子递给我。一口咬下去，满嘴的涩，瞬
间就把我的舌头缠住了，赶紧吐了出
来。祖母笑了，“性急不光吃不了热豆
腐，也吃不了涩柿子。要等下了霜才好
吃。”于是，我数着日子，盼着霜降。

秋风一天天变凉，气温一天天降
低，终于有一天风不刮了，只是干冷。
祖母说，明天肯定下霜。天明睁开眼，
果然下霜了。屋瓦上、草垛上，都挂着

“细盐”。我抬头望向最挠心的柿子树，
青红色的柿子皮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
浅浅的白霜，像爱俏的三嫂擦了脂粉的
面皮。

我问是不是可以吃柿子了？祖母
说：“好饭不怕晚，再等几天。”霜气一夜
一夜地浸，柿子皮渐渐晕成一团酡红。
我偷着用手去捏，硬邦邦的柿子已经成
了一团软玉，薄薄的皮儿兜着一腔子
甜。猴急的我，喊来祖父摘柿子。

祖母接过第一个柿子，除去褐色的
蒂，绕着那个圆心轻轻揭去口唇大小的
皮，递给我。我凑上嘴一吸，那清甜的、
凛冽的果肉便倏地滑入口中，不像蔗糖
的甜腻，倒有几分像冰，像雪，是一种透
心的甜。祖母说：“柿子的甜，是跟霜借
来的。只有经霜的柿子，才有这透心的
甜……”

如果说经霜的柿子甜得透心，那么
经霜的羊肉则鲜到入骨。

上班的时候，每到霜降时节，管伙
房的老秦总要亲自去乡下挑一头当年
的公山羊，给大家打牙祭。按他的说
法，经霜的羊肉最有味道。也是，刀子
似的风刮着，还没有供暖，人从脚底板
到头发丝都是凉的。此时，一锅热气蒸
腾的羊肉最是让人向往。

其实，经霜的滋味远不止口腹之
欲，人生的厚味必是经霜所赐。

我们年轻的时候，应该都像那未
熟的青柿，一身的生涩，看人看事，非
黑即白。那时候，爱也热烈，恨也分
明，以为世界的滋味，无非是齁人的
甜或难咽的苦。随着生逢遭际的延
展，生活的风霜一遍遍地吹打，命运
的炉火一回回地煅烧，我们那层坚硬
的、生涩的外壳才慢慢褪去，熬出一
点不一样的滋味。

这滋味，混杂交织着奋斗的苦、离
别的酸、失意的咸，最终沉淀为一种复
杂而醇厚的“浓”。这“浓”，是内敛的，
是沉潜的。是对苦难的理解，对缺憾的
包容，也是对平凡的珍视。经霜，让我
们懂得寻常的食物才是养人的，平淡的
日子才是可贵的……

窗外无风，干冷，期待明天会有
霜来。

一

它的梦里大概也带着花红的基
因。浅红的骨朵一经放开，花的特质显
现了，高举起的白，将自己全个儿围了
白裙子，竖挺了稚嫩花蕾。风见之，爱
恋地躲避，让蜜蜂来采撷。等待了许
久，它终于等到了适合出世的温润气
候，忙不迭地、你挤我争地绽放在枝
条。一串串、一簇簇，有的活动自如，有
的相互拥抱，早有一双伸来的手，掐去
几朵，留下那肥硕的。这怨不得人的无
情，不掐去一些，便会全部失去，机会只
能留给幸运者，它们承担着增加财富的
重任。

幸运者是健康的，肥硕的，藏在蜜
罐里的魂灵，伸出白的触角，做着输送
蜜粉的地下工作。它的意识是明晓
的，为着成就一枚果子，全身心投入，
辛劳是它的本分，恰如供给腹中婴儿，
母本自然竭尽所有，为胎儿的发育鞠
躬尽瘁。

辛勤的蜜蜂，知晓一朵花的心思，
为着这花能够孕出一个果，争分夺秒地
工作。花被授粉后，裙子萎皱，自行剪
开，将一片片交给风，交给痴情的诗人，
花几簇，锦千堆。惹得多愁善感的黛玉
忙着葬花，泪落花瓣上，吟出花的绝唱。

落瓣的瞬间，一个个毛茸茸的小脑
袋，穿着绿的衣服，朦胧地望着天网似
的枝条，它那火红的心包裹在新奇的跳
动中。它雪亮的眼睛看见了身旁的兄
弟姐妹们，示以带着敬畏的目光，落点
是掌声，是隔空拥抱，这些不见眼的果
子，组成庞大的家族，繁盛着果园。

二

那么弱小、那么嫩的身子，暴露在
这如火的阳光里。果子抖了身子，微微
笑，经阳光几个来往，我就要红了。先
挂上了一层紫色，这惊人的快捷变色，
表明果子的应激特长。齐刷刷摆了头
颅，受着光的抚摸，早红的念头游走在
树间。

有了念想，几乎天天盼着长大。时
间老人说，喝足了阳光雨露才得长大，
小子们，急啥？

嫩嫩的果子听清了，就不再着急，
安心长去，暗里较劲。

吧嗒，吧嗒！脆响在耳边的剪刀，
冷冰冰地剪掉临近的果，疼只是一瞬间
的事情。谁叫你生于拥挤中，谁让你身
子孱弱，豆芽一般地经不住风吹。谁都
怨不得，世间一切的变故，可能只是偶
然间的必然，这是生命个体的优胜劣
汰。留下的就好好生长着，做一个硕大
的梦。

说话间，小不点儿成了铜钱般的半
大小子，跟绿叶比大小。它们躲在叶子
后，避风躲雨，少曝晒，外来的虫子、药
水先被叶子受着，可还是抵不住鸟的利
喙，或虫子的骚扰。在忧心中，忽然，一
个套子来到头上。

它们进入了一个密封的空间中，这

空间如同一个圆圆的灯罩。

三

闭眼养神，绝没外界打扰，只一个
心思长。再火的阳光，经灯罩的遮挡，
变成朦胧的色彩，恰好催着梦的深入。
电闪雷鸣，与己无涉，再烈的风，有灯罩
挡着。杀虫剂淋不到身上，毫发无伤。
只要“灯芯”结实，尽管无忧无虑，坦然
成长。也有酷烈的阳光，把灯罩烤热
了，把叶子晒蔫了，它们如在蒸笼里，屏
住呼吸，扛过这短暂的烈日，雨会按时
来解困，洗去燥热。

母本稳扎于深土中，呼吸匀称，吐
纳间，道道血脉通了全身。叶子敲了灯
罩，果子侧耳听。喝水了吗？饿吗？好
好待着，好好睡一大觉，等出来时，我看
你长了多少？

果子隔着灯罩，碰一下叶子，呼吸
间传来清新的味道。外面景观太美了，
太好了。它动了动身子，脖子有痛感。
啥时的事情，不见眼，它已经把灯罩塞
满，曝晒的光经常醒着它的皮肤。

看，这营养足的，直把个果子养成
了胖墩，一个成熟的苹果王子。

四

呼啦掀去了罩子，无边的天地替代
了窄巴巴的空间。可连续的阴雨天，让
苹果王子感觉又进入一个大罩子，它想
起了父辈先前的那个梦。

身子一经露出来，光亮刺眼，水嫩
皮肤习惯了暗夜，冷不丁地受不了强
光，只得在惊讶中慢慢适应。保持足够
水分的身子，不存半丝儿瘢痕，连芝麻
点儿都没有，露出光滑的嫩脸蛋，等着
人的赞美。看这水洗一样的脸，真的一
尘没染哟！看这大个头，足足有半斤
多。经雾浸泡，经露水洗，经风吹拂，一
两个晨光，它们的脸显出浅红。露水蘸
着雾，殷勤地描啊描，抹啊抹，直到把苹
果染成殷红、大红，似一个个小太阳。

有些靠近叶子背面的地方，染不上
红，莫急的。一双手会轻转它，迎接光，
照个全面。不光染红，还要甘甜，还要
皮薄、脆生，咬一口，溅出糖汁，散出香
气，留香嘴边。一串串灯笼一串串红。
秋阳都感觉惭愧，低了头，围拢着果子。

几场凉爽的风，吹起叶子的耳朵，
吹起苹果的脸。有着急的果农开始采
摘，那个最大的王子瞪着眼睛，意思明
了：别忙啊主子，俺们还没甜到家呢！

甜霜没来呢！经霜的苹果那才
叫成熟，经霜打的苹果才有营养，才
有吃头。

下苹果，叶子也开始落下，果园火
红了。

一个大苹果熨帖地进了筐，靠近无
数同伴。筐被红占满了，被甜香灌满
了。那只最肥硕的花朵，长成最大的花
红面的苹果，过了秤，一千多克哟！众
多苹果仰望着，欢呼道：真是我们的苹
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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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港

重阳节

邓兆文

去登山吧
山上有瀑布、松树、奇石
离天空最近
把心中积攒的话掏给鸟
和山谷
它们会听懂你的意思
给你回音
丢掉块垒，轻松上阵
老兄弟都在，无须担心
遍插茱萸少一人
看见落日，也不必用手挡着
顺其自然
让它把你的回程照亮
心胸坦荡，才能无虞


